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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下来，用手机拍照，仔细观察后，川农大博
士生刘秋旭用铁锹小心翼翼将一株疑似毒害草
连根带土铲起来，放进塑料袋，然后继续寻觅它
的同类。

在鼠害调查的同时，由省农科院资环所许文
志率领的色达县毒害草调查队，也在色达县的草
原开展调查。

“我们队一共12人，来自我所科技人员和高
校大学生，调查队人员以博士、硕士为主，而

且身体素质都很好，这就确保了调查的专
业性和安全性。”许文志说，他们分成三

条线对全县130个点位进行调查，主
要流程是采集和制作标本，对毒

害草的数量、盖度、分布规律等
进行调查分析。

只见大家戴着遮阳帽，
穿着雨鞋，越野车尾箱还有
氧气瓶以及红景天等药

品。因为调查路线较远，通常一出县城就是三四
个小时车程，所以大家都带足干粮和水，中午甚
至晚上都在外就地解决。

打开手机 APP，标记调查位置，记录调查轨
迹。三名调查队员合力将一个 1 米×1 米的方框
定在草地上，然后在这个方框内察看识别毒害
草，一旦发现疑似者即将其采集。

“这就是样方调查。”许文志说，按照规定，每
一块样地需要调查5个样方，每种毒害草需要采
集5株作标本，这样才符合调查要求。

为何要调查毒害草？专家介绍，一般而言，毒
害草的部分组织或浆液对人畜及周边的植物都
有毒害，既不利于当地放牧，又不利于毒害草周
边土壤及生态系统平衡发展。“毒害草的生命力
一般比其他植物强，如果任其野蛮生长，则会造
成较大生态破坏。”

比较常见的草原毒害草有甘肃马先蒿、高原
毛茛、狼毒草等，国家林草局官网今年5月发布的

《常见草原毒害草名录》中就列出了100多种。如
何识别毒害草？

刘秋旭说，一方面，他们对照《四川草地主要
野生植物图谱》识别。同时，利用专业的手机识图
软件进行识别。“对于不能判定的，就本着‘宁杀
错不放过’的原则，统统采集。”

不过，他们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许多调查
点位较为偏僻，碰到手机没信号就无法联网，也
就无法在线识图。而更大的隐患还在于如果离开
队伍太远，则容易造成失联。“为此，我们要求一
定要听从指挥，在视野范围内作业。”许文志说。

草原大体检

在川西北大草原植被最繁盛的时节，
开展草原有害生物普查，为当地生态保护
和中草药基地建设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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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到了！”捕鼠夹才安放不
到10分钟，西南民族大学助理
研究员杨建就听到有老鼠被夹
住而挣扎的声音，跑去一看，果
然有收获。不远处的研二学生单
凯歌、研一学生张太红赶紧提着
火钳、酒精、袋子过来，给捕鼠夹
和老鼠消毒并做后续处理。

这是 8 月 11 日，四川省草
原有害生物普查色达鼠害调查
队开展调查时的一幕。

每年七八月份，是川西北
大草原上植被最繁盛的时节，
也是各类草原工作密集开展的
时期。去年，四川和全国草原省
份一起首次启动了草原有害生
物普查。“去年主要是普查前期
准备，今年 7 月正式启动外业
调查。”省草原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刘刚说，我省天然草原 98%
分布在三州地区，受川西北草
原气候条件限制，外业调查必
须在今年 8 月底前基本完成，
挑战不小。

如何给大草原做“体检”？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日前跟随
调查队一起，走进草原有害生
物普查现场。

◎四川日报记者 王代强/文
吴聃/图

草原虫害调查队正在制作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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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8点，杨建领着调查队，将蛇皮袋、火钳、
橡皮手套、消毒酒精、铁锹、筷子、绳子等用具放
在汽车尾箱，从色达县城酒店出发，前往色柯镇
五七牧场附近草原调查点。

“我们现有的草原资料数据还停留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只大致知道鼠害面积是100多万亩，具
体分布在哪里，近年有什么变化都不清楚。”同行
的色达县林草局局长降拥彭措说，普查将为当地
生态保护和中草药基地建设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色达鼠害调查队由西南民族大学杨孔教授
带队，队员主要是该校生态学、农业与种业等专
业研究生。此前，他们通过对全县草原基本情况
踏查确定了132个鼠害调查点，涉及可能或已经
成灾的点，每个点3.75亩至7.5亩。

“我们7月初就来色达了。”杨建说，鼠害调查
队每3人一组开展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弄清老鼠
的种类和大致数量。捕捉老鼠，制作标本，是调查
老鼠种类的重要手段。

抵达调查点后，单凯歌首先拿出捕鼠夹，每
个夹子上穿上玉米粒作为诱饵，然后放在鼠洞洞
口附近。“具体放哪里有讲究。”他说，首先，洞口
开得较大或者泥土新说明有老鼠近期在此活动。
其次，鼠洞比较密集，表明老鼠在地下挖有鼠道，
沿着固定路线“衣食起居”。“还要放在稍微隐蔽
的地方，或草的后面，草是老鼠的主要食物。”

当天，他们在该调查点安放了 100 个捕鼠

夹，不一会儿就有好几只老鼠被捕。杨建用火钳
连鼠带夹夹起来，张太红向老鼠和夹子喷酒精消
毒，取下老鼠放进蛇皮袋，再给捕鼠夹消毒。“明
天上午我们再来收夹子，估计就要丰收了。”杨建
说，他们会把捕到的老鼠交给后续团队，进行种
类鉴定。

川西北草原上的主要害鼠是鼢鼠、旱獭和兔
形目高原鼠兔，一般从外观特征可以看出哪种老
鼠，如果难以分辨则会采用解剖、观察头骨或分
析DNA等方式进行鉴别。

害鼠数量，则是采用堵洞、盗洞法进行调查。
只见张太红作为“圆心”，站在调查点中间位置，
牵着一根绳子的一头。单凯歌牵着绳子的另一
头，拉直绳子，顺时针走动，画圆。同时，几名县林
草局的工作人员沿着“半径移动轨迹”（绳子）一
字排开，手握铁锹跟着绳子移动，见到脚下的鼠
洞就用铁锹铲泥土填上，然后数填了几个洞。

不到 10 分钟，圆画完，圆内的鼠洞也填完。
“填完鼠洞，过一天还要数一数有多少个洞被老
鼠拱开，进而统计有效洞口数量。”说着，杨建组
织大家在一天前填完洞口的区域再次摆开“半径
画圆”队形，开始“画圆”，工作人员则人手一把一
次性筷子，见到被拱开的洞口就在附近插一根筷
子计数，尽可能确保数据准确。

“我们会按照0.08∶1的比例，通过平均有效
洞口数量测算总体老鼠数量。”杨建说。

“嘟嘟嘟——”草原上，戴着帽子、口罩、手
套的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郭腾达，手提吸虫器，
像操作吸尘器一般对着脚下那片草地来回吸
虫。作为色达草原虫害调查队的一名成员，他和
队员们7月上旬就来到了色达县。

“我们采用的是五点取样法。”郭腾达说，就
是在调查点位选择10个1米×1米的点，然后
贴着草地“扫吸”。另一种捕虫方式，就是用直径
0.5米的锥形网左右来回网捕，一个点上扫100
次，就像用网捕蝴蝶一样。“不能刻意改变扫的
次数和方向，因为要算捕捉密度。”

在团队成员的住处，记者看到许多四四方
方木制或泡沫材质的盒子，里面装着各种大大
小小的虫子标本。“到7月底，我们已将所有调
查点位的草原害虫采集回来，在住处直接制作
标本。”拿起一个放大镜，调查队成员、研一学生
李通说，吸虫器会吸一些泥土等杂质，用放大镜
和灯光更容易将其挑出来。

在放大镜的帮助下，更多小虫的处理也变
得更轻松。桌子上的标本，有泡在瓶子里的，也
有用针扎在泡沫盒子里的，为什么？

“主要是根据昆虫种类来确定。”博士生张
源说，一般情况，例如鳞翅目、蜻蜓目的昆虫，是
不能浸泡的，因为一旦浸泡，这两类昆虫身上的
鳞片都会被破坏，不利于后续鉴定。其他昆虫既
可以制作针插标本，也可以制作液浸标本；同
时，根据采集的数量，同类昆虫标本有5—10头
做针插标本就足够了，其余的浸泡在酒精中，带
回室内进一步整理。

针插标本有讲究。在一个类似三级台阶的
木制工具上，郭腾达边演示边介绍，最上层台阶
放虫，中层放标签，下层的作用是挡住针以确保
针插的深浅一致。

记者看到，盒子里的标本整整齐齐，扎在盒
子底部的泡沫上，有统一的信息标签。“我们会
把这些标本带回实验室，便于我们进行后续的
鉴定和统计分析工作。”郭腾达说。

“目前，外业调查已接近尾声。”省林草局相
关负责人说，通过普查，我省将全面掌握和评价
草原有害生物危害现状，分析未来发展趋势、提
出防控对策建议，形成一整套用于业务工作、政
府决策和科学研究的普查成果。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这次普查，锻炼了一支基层测报队伍，有助
于提升我省草原生物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和防控
技术水平。

绳子筷子齐上阵，捉鼠数洞做统计

在框框里寻草，手机识图按图索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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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上吸虫，针插浸泡制作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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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达毒害草调查队正在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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